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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
臘
月
，
鄉
下
人
的
活
動
就
圍
繞
着
過
年
了
。

殺
年
豬
是
過
年
的
序
幕
。
屠
夫
殺
年
豬
比
平
時
殺
豬
要
謹
慎
得
多
│
│
必
須

一
刀
殺
死
，
不
然
主
人
心
裡
就
會
起
疙
瘩
。
在
斬
豬
肉
時
，
主
人
還
要
囑
屠
夫
斬

兩
個
大
團
魚
似
的
﹁肘
子
﹂
，
然
後
燻
得
黃
澄
澄
的
，
正
月
裡
大
大
方
方
地
給
孩

子
外
公
外
婆
送
去
做
拜
年
禮
。
同
樣
燻
得
亮
晶
晶
的
香
腸
，
是
送
給
城
裡
親
戚
朋

友
最
好
的
禮
物
。
殺
豬
這
天
，
還
得
請
左
鄰
右
舍
、
親
戚
朋
友
吃
﹁殺
豬
飯
﹂
。

人
緣
好
的
，
這
家
請
了
那
家
請
；
平
常
多
心
多
嘴
的
人
家
，
別
人
就
會
嘴
上
客
氣

，
並
不
真
請
。
鄉
下
人
很
看
重
請
誰
不
請
誰
，
因
為
這
是
對
人
，
尤
其
是
家
長
人

際
關
係
的
檢
驗
。
請
誰
不
請
誰
，
鄉
下
人
心
裡
自
有
一
桿
秤
。

臘
月
二
十
三
送
灶
神
菩
薩
上
天
，
也
是
鄉
下
人
十
分
看
重
的
節
目
。
據
說
灶

王
爺
受
一
家
香
火
，
保
一
家
平
安
，
察
一
家
善
惡
，
奏
一
家
功
過

，
在
玉
帝
面
前
權
力
很
大
，
玉
帝
根
據
灶
王
爺
的
奏
摺
來
判
定
給

人
添
壽
還
是
折
壽
。
所
以
人
們
既
敬
他
又
怕
他
，
在
祭
灶
時
總
要

多
供
些
糖
果
，
目
的
是
請
他
多
說
些
好
話
。
做
這
件
事
的
，
多
半

是
六
七
十
歲
的
老
媽
媽
，
如
今
有
知
識
有
文
化
的
小
媳
婦
們
，
早

就
不
當
回
事
了
。
臘
月
二
十
四
，
撣
塵
掃
房
，
據
說
是
能
把
病
災

、
晦
氣
一
齊
掃
出
門
去
，
其
實
只
不
過
是
為
了
乾
乾
淨
淨
迎
新
年
。

年
三
十
，
家
家
戶
戶
除
了
貼
春
聯
，
還
得
做
一
件
大
事
：
給

老
墳
﹁上
亮
﹂
。
天
剛
黑
，
野
地
的
各
處
墳

墓
前
，
就
有
了
白
紙
燈
籠
發
出
的
一
團
橘
黃

的
亮
光
，
模
模
糊
糊
地
照
出
沉
寂
肅
然
的
墳

頭
。
點
燃
香
燭
和
紙
錢
，
下
輩
門
按
長
幼
依

次
作
揖
，
半
點
兒
不
得
馬
虎
。
然
後
點
幾
串

鞭
炮
，
放
幾
支
禮
花
。
零
點
，
還
有
個
放
鞭

炮
和
禮
花
的
高
潮
，
一
是
真
正
的
過
年
了
，

二
是
灶
神
風
塵
僕
僕
地
回
來
，
怠
慢
不
得
，
同
樣
要
擺
了
糖
果
迎

接
他
。正

月
初
一
早
上
，
一
家
大
小
圍
着
桌
子
吃
湯
圓
，
以
示

﹁團
圓
﹂
。
然
後
收
拾
停
當
，
換
上
新
衣
服
，
扶
老
攜
幼
，
提
上

香
燭
紙
錢
和
鞭
炮
，
去
拜
先
輩
的
墳
。
兒
孫
輩
的
，
往
往
能
在
墳

前
聽
到
埋
着
的
這
位
老
輩
子
在
過
去
辛
酸
的
生
活
經
歷
，
不
由
你

不
虔
誠
地
跪
拜
，
同
時
也
在
心
裡
表
示
要
以
善
待
人
，
與
人
和
平

相
處
，
珍
惜
今
天
的
生
活
。
拜
完
墳
，
在
路
邊
折
些
墨
綠
的
柏
樹

枝
，
拿
回
家
分
插
在
門
楣
上
，
襯
着
新
貼
的
紅
對
聯
和
乾
淨
的
庭

院
，
﹁新
﹂
的
感
覺
油
然
而
生
。

正
月
初
二
到
十
五
，
人
們
互
相
走
親
戚
朋
友
處
拜
年
，
了
解
過
去
一
年
莊
稼

的
收
成
，
兒
女
的
婚
嫁
，
人
事
的
變
遷
，
也
是
農
家
重
要
的
年
事
活
動
。
鎮
上
扭

秧
歌
、
舞
獅
子
、
鑼
鼓
鏗
鏗
，
嗩
吶
陣
陣
，
人
山
人
海
，
好
不
熱
鬧
；
晚
上
，
光

着
膀
子
的
精
壯
漢
子
把
一
條
條
長
龍
舞
得
如
騰
如
飛
，
引
得
十
公
里
外
的
人
也
趕

去
觀
看
。

正
月
十
五
過
大
年
，
農
家
人
已
不
大
看
重
，
因
為
年
事
到
了
尾
聲
。
外
出
打

工
的
年
輕
人
早
在
初
十
邊
上
，
就
三
五
一
群
離
開
家
鄉
。

農
家
人
能
殺
幾
百
公
斤
重
的
大
肥
豬
過
年
，
能
在
年
三
十
晚
上
圍
着
電
視
看

中
央
電
視
台
的
春
節
聯
歡
晚
會
；
在
鄉
下
的
夜
空
中
也
能
看
見
色
彩
紛
呈
的
禮
花

，
而
且
一
年
比
一
年
更
熱
鬧
、
更
祥
和
。

它的象聲詞遍布全世界：
希伯來文中叫 「apchi」，瑞典
語 中 叫 「atjo」 ， 俄 文 中 是
「apchkhi」，日文裡有「hakushon」
，韓文是 「achee」，塞浦路斯
希臘文則為 「apshoo」。中文

嘛，自然是 「啊嚏」了。可見感冒是超越國界，不
分語言、人種、文化和信仰的普遍人生體驗。動物
中感冒的也有，比方說貓，可是除了人類的近親大
猩猩，牠們少有像我們那樣頭昏眼花、鼻涕長流、
情緒低落、甚至臥床不起的嚴重感冒症狀。

科學家們已經花了百年以上、無數金錢和心力
研究感冒的來源和治療，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任何一種醫藥由科學試驗證明絕對有效。僅在美國
，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感冒病例，人們花費幾十億美
元服藥治療，加上誤工、缺課的費用，美國每年因
為普通感冒損失的金錢在六百億左右。為什麼感冒
那麼難治？為什麼我們至今無法克服這個小小的疾
病 ？ 美 國 著 名 的 科 普 作 家 詹 妮 佛 艾 科 曼
（Jennifer Ackerman）在新作《啊嚏：平凡感冒
的不凡生涯》（Ah-Choo！The Uncommon Life
of Your Common Cold）中，以翔實、豐富的資
料，詼諧幽默的行文給讀者介紹了感冒研究的歷史
，感冒發作的病源，治療感冒的土方洋方，還有有
關感冒的各種鮮為人知的科學知識和趣聞逸事。就
算是深受感冒困擾的病人看了，想來也能發出會心
的微笑吧。比方說，書中說到，雖然感冒病毒無孔
不入，但有四分之一的人即使受了傳染也完全沒有
任何症狀。還有，年輕不是優勢，小孩子流鼻涕的
症狀遠比大人嚴重，而十幾歲的少男少女得感冒的

頻率是半百以上者的兩倍。更讓人驚奇的是，在傳播感冒病毒方
面，握手比親吻更加危險；而那些外向熱情、交遊廣闊的人比內
向孤僻者得感冒的幾率要低，因為據說心理上的幸福快樂感對於
抵禦感冒侵襲大有好處。另外，要是你已經得了感冒，千萬不要
試圖通過加強營養或用藥來 「增強免疫功能」，因為那樣只會讓
你的症狀更加嚴重。

由此可見，《紅樓夢》裡誰得了傷風感冒，醫生讓他們 「清
清靜靜地餓幾頓」是對的，而英文中說的 「餵飽感冒」其實不太
靠譜（ 「to feed a cold」）。更有甚者，在治療感冒方面，那
些泰諾、康泰克之類的非處方藥的功效還不如醫生、朋友、家人
的同情體貼：研究證明，他人的善意關懷可以讓你的感冒周期縮
短一天，這種效果遠勝感冒藥！艾科曼的書深入淺出，通過輕鬆
的文字傳播了不少有益的科學知識。

譬如，感冒之所以難治，是因為引發感冒的五大病毒家族中
的各種病毒十分容易發生變異，所以沒有兩種感冒完全相同。人
體的抗體也就永遠慢了一步，雖然對於一種感冒病毒產生了應對
之方，但還是無法抵抗新一輪的變種病毒。感冒病毒肆虐的幾個
所在是：醫院和診所、運動健身中心、電梯和其他公共交通、銀
行之類和現金打交道的地方、辦公室等工作單位、幼兒園和學校
、家庭、賓館、飛機。艾科曼此書的獨特魅力，我看倒不在於為
大家提供了多少震撼人心的最新科技發現，而是她討論感冒時那
種無可奈何而又幽默淡定的語氣。譬如，她說到一九六八年美國
宇航員駕駛阿波羅七號升天不久就感冒發作，三個大男人在失重
的情況下飽受煎熬：他們的鼻涕充塞了鼻翼和鼻竇，強行清空又
造成耳膜疼痛。結果他們呼吸不暢，耳目不靈，根本無法正常工
作，只是經歷了 「十天的太空感冒之旅」。最後，你想要躲避感
冒嗎？她的方子是：要麼成為隱士，要麼完全避免和孩子接觸。

去了一趟贛南瑞金。
拉攏遊客，用山水飽

其眼，用美食飽其胃，用
快樂和信仰飽其心，能做
到這幾樣，那麼旅遊區無
往而不勝，只須坐等來客

，堆金積銀就是了。瑞金的山水自然，老村
古韻和紅色經典，好自不必說，大處有其宏
，細處有其妙。更讓人驚艷的是，瑞金的美
食，竟也山花一樣招人愛。留住男人的心，
要打 「飽胃戰」。這不僅僅是說與女人聽的
，更是一大奇妙法則。吃在瑞金，別有一番
風味。在瑞金，所有能進口入胃的東西，都
叫吃。一個吃字，橫掃其他動詞，稱王稱霸
。什麼飲呀，吸呀，喝呀，品呀，抿呀，抽
呀，統統靠邊啊，一個 「吃」字全搞定。這
麼看來， 「吃」在瑞金，那是相當吃香的。

瑞金水好。我用一個繫了紅絲帶的小竹
筒舀起一汪清冽的井水來，抿吸一口，絲絲
清甜，由口入胃入心。通心爽。無法言喻的
好滋味。

好吃的配上好水，清澈甜潤，萬般滋味
在味蕾間百轉千迴，餘味悠然。好水煲靚湯
。瑞金最佳美食，非滑牛肉湯莫屬了。同行
的作家朋友小旺，兒時做慣了牧童，與牛的
感情非同一般。席間，服務員端上一缽湯來
，不禁心動，忙舉勺，見裡面有肉，隨口問

一聲： 「湯裡面是什麼肉？」在座的瑞金朋友說： 「牛肉湯
。」這位仁兄，立刻放下勺子，面帶憐惜之色，拒食。他說
： 「對牛太有感情了，下不了勺。小時候，水牛老死，村民
都不吃的，埋在土裡面，神一樣敬拜。」瑞金的朋友勸道：
「這是小清牛，專門養來吃的，菜牛，跟你小時候放的水牛

是兩碼事。」他還在堅持。只轉一圈，陶缽裡的湯，就所剩
無幾了。再不出手，就空餘陶缽一個了。他試舀了一小碗，
吃了幾口，沒聽他說好與不好。只是，以後各餐，只要上了
牛肉湯，他第一個舉勺，喝得最多。

瑞金牛肉湯，爽滑鮮潤，好喝豈止是一點？
魚丸湯也是這樣，端上桌，三轉兩轉就轉沒了。你想知

道怎麼來的？ 「紅都魚丸湯」源自清水活魚，包揉成團，放
進陶缽裡漂浸在紅都好水中，文火慢燉，起鍋時上油加青菜
和佐料，就這麼來的，簡單至極。你還想知道怎麼沒的？一
句話：味道好極了。還有一種叫芋艿湯圓，以芋頭做底子，
又兼具湯圓的嫩滑面子和樸實的質感，實在妙趣橫生，餘味
悠長的。這些靚湯皆入 「江西名小吃」，好吃已不是我一人
所言，是公認的。一碗好湯足以留客。更不消說，其他眾多
由口入心的瑞金美食。頂喜歡瑞金米果，一種風味奇異的客
家小吃。大米磨成粉，再加上剁成泥的韮菜芭蕉等素料，捋
成圓圓的長條，蒸熟，或濃青或淡黃，柔嫩香醇，尋常味道
，卻在心裡落下久久瀰之不散的遺情。還有一種，我說出名
兒來的，當地朋友說，叫油其子（音），是瑞金特色的客家
風味甜點。外皮入口爽脆，咬到內裡那綿糯的甜，真要膩歪
了牙，正要惱時，奇異的濃香漫在口腔，頓時滋生天下美味
一概敵不過此的感嘆來。還有酸脆的豇豆角、生薑片，蘿蔔
皮……典型的客家風味小吃，可佐酒，能下飯，上得去五星
級大酒店，入得了尋常百姓家。出了瑞金，離開贛南，想吃
到那個味，就難了。和山水自然、紅色經典一樣，味蕾上的
瑞金，亦是美不勝收。品咂一口，所有神經為之驚顫，人便
一逕地飛旋起來，直到萬米高空，然後速降，一番味覺的瘋
狂刺激之後，便久久沉浸在那美味裡。

舌尖的喜樂，由喉滑入胃，久久留駐心間。貪戀起瑞金
的美好來，不思歸，只圖樂。

午後，在繁忙的市場街登
上七十一號巴士回家，坐在後
頭的雙人椅上，靠着窗戶看街
景。同座的黑人下車後，一位
白人姑娘趨近，打算落座，但
遲疑着，對我輕聲說： 「對不

起。」我低頭一看，是我的夾克的下擺擱在座位上，
稍稍越界，她坐下後可能壓着，暗示我把它提起來。
我馬上回應一句抱歉，照辦了。她款款就座。我轉頭
看她一眼，不滿二十歲，清秀，瘦削，新潮。臉上濃
妝，藍口紅加藍眼影，假睫毛比平常的長了一倍，活
像超大的雨篷。她並無侵略性，文靜地坐着，破出氣
派來的牛仔褲，脫線的褲腿下，露出趾甲塗上彩繪的
纖足。

「喂，你這呼啦圈好漂亮！」坐在過道另一邊的
白人青年男子發話了。鄰座嫣然一笑，把放在肩膀外
側的彩色呼啦圈拿起，遞給他，男子一手握圈，一手
在圈的內側移動，轉圈，笨拙得很，但得意非凡。我

納悶，他的白皮膚幹嗎變成煙垢般黑？再看他的臉，
也黑不溜秋的，鬍子興許早上出門前刮過，又長出少
許。從下巴到頸項，刻滿莫名其妙的黑刺青，和鬍子
呼應着，予人至少一年沒洗澡的印象。可是鄰座毫不
介意，聊得滿熱絡。

「看我。」姑娘要回呼啦圈，用右手一旋，轉起
來。男子連聲叫好。然後，姑娘把呼啦圈壓一下，把
它變為阿拉伯數字8，再上下併攏，圈小子一倍，她
拿在左手，右手在手機上發短信。嘴巴沒閒着，和刺
青男子說閒話。男子的幽默感終於打動芳心，她把手
機關上，視線正對微笑着的男子。

男子告訴她，他半年前從亞利桑那州遷來這裡，
一路坐 「灰狗」巴士，其間賣幾個關子，鑲進笑料，
逗得她咯咯地笑。男子的同座下車，姑娘馬上遷移，
坐在他身邊。他興致勃勃地打開放在腳下的背囊，掏
出一盒不鏽鋼首飾，一件件地給姑娘看，邊作解釋。
原來，賣首飾是他的職業，不過並非一般的攤販，是
從特定的非主流首飾設計師那裡進貨，再兜賣給品味

特別的顧客。我遠遠看，這些耳環、墜子、胸針、項
鏈，無不奇特。譬如，把昆蟲標本嵌進透明的橄欖形
玻璃容器裡，吊在耳下，頗有非洲土人的野氣。姑娘
似乎馬上成了他的主顧，津津有味地看，比較，試
戴。

我下車時，路過這一對，他正在替她戴耳墜，兩
顆青春的頭並在一起。外面是三藩市最寒冷的夏天，
公園裡的檸檬桉，抖索在風捲起的白霧裡。

我為這對三十分鐘前邂逅的男女預測將來。他們
可能在下車後分手，各自回歸固有生活的軌道；男子
可能以 「我家裡還有許多特別的首飾」為誘餌，請姑
娘到他那凌亂簡陋的寓所去。若然，往下，可能成就
一夜情，也可能成就一月情、一年情，乃至成為情侶
，結婚。青春，意味着前路有眾多的可能。我默默地
祝福他們。為了他們給了我對人世的信心。我所目擊
的，是在人仍舊可以信任陌生人的社會，兩位素昧生
平者最初的交往，毫無預設條件，任關係自然隨意地
流動，流到哪算哪。

二十世紀之初，著名學者兼教
育家蔡元培譯有《倫理學原理》一
書出版。時任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
師的楊昌濟聞訊後，立即將是書列
為倫理學課程的教材。由是楊的學
生毛澤東對此書愛不釋手，常常挑

燈徹夜批讀。原書約十萬字，毛在書旁寫的批語竟多
達一萬二千一百多字。不僅如此，他還用毛筆對全書
加上圈、點、單槓、雙槓、三角、叉等符號。後來他
又根據書中的論點加以批判和發揮，寫出《心之力》
一文。楊老師讀後極為讚賞，且毫不猶豫地給了一百
分。青年毛澤東無疑向我們展示了他讀書的一條原則
：不動筆墨不看書。要讀書，就要動筆墨。筆墨如何
動？竊以為有五種方法。一是寫邊註，二是做卡片，
三是作筆記，四是撰書評，五是編索引。

所謂寫邊註，包含有兩個方面的做法。一是在書
的空白處寫下斷落主題或者自己的感悟；二是在精彩
的句子、例子、論證旁邊寫下自己設計的符號和標誌
，如有疑問，理所當然地要留下問號，以便以後請教
老師或同學。語言學家、廣州外語外貿大學錢冠連教
授常以此法讀書，再兼以其他方面的努力，由是成為
外語界的名流，深為學人仰慕。

至於做卡片，不少人認為這是積累知識的最好方
法。做卡片必須體現這樣一些特點，即標題醒目，出
處詳盡，既錄原文，又匯觀點，分別歸類，一索即得
。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曾說： 「要想在學業上有所建樹
，一定得堅持做卡片、摘記。」 著名歷史小說《李自
成》的作者姚雪垠擁有兩個卡片櫃，裡面裝有幾萬張
卡片，都是有關明末清初歷史的文獻摘錄。一個個欄

目下，一件史實便摘引了好幾種文獻，有的互相抵牾
，錄以備考；有的互相補充，錄以並存。卡片上的字
，一律蠅頭小字，工整至極。姚雪垠的這種治學態度
和敬業精神真是令人肅然起敬。作筆記是讀書過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環節。文學史專家、中國社會科
學院研究員楊義對此感受最深。他說：作筆記是人和
書的生命對證。你讀到哪點最有感覺，你覺得哪點最
有價值，你感到哪點最為重要，你感到哪點最為可疑
，都不妨記錄下來。一字一句地記，可以加強你的印
象和記憶；分門別類地記，可以積累你的知識和清理
思路；提要鈎玄地記，可以在提要中把握要領，在鈎
玄中深化對意義的理解。筆記本有A、B面，最初的記
錄最好只寫一面，再讀書時發現同類問題，寫在另一
面，然後兩面對照，比較其間的同和異。積累多了，
你對這個問題，就有各種各樣的角度、層次上的材料
，這時便可以梳理它的淵源流變，或解釋它的多重意
義了。

現代文學家唐弢則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作筆
記的重要性。他說：大凡讀書，一定要做讀書筆記，
不要自恃年輕時記憶力好，就不做筆記，如果那樣，
書讀多了容易混雜，年紀大後記憶衰退，就難免要吃
虧。記得寫魯迅傳的時候，想找一個材料，魯迅曾經
說過他的父親喝醉時老打他母親。所以，魯迅從不喝
醉。這段話在哪裡？查找了半年沒查到，又問過魯迅
博物館研究員，也沒查到，後來偶然讀書時，發現在
蕭紅回憶魯迅的文章裡面。因此，我認為，讀書時必
須做筆記，不要相信你的記憶力好。如果把魯迅跟酒
的關係都記在一個本子上，一查起來不就很方便嗎？
也就用不着花半年時間去大海裡撈針了，一有感受就

寫下來，要趕快，不要偷懶。顯而易見，楊義既論述
了作筆記的人生意義，又介紹了作筆記的具體方法；
唐弢的說法則分明是告誡年輕人：好記性贏不了爛筆
頭。

撰書評屬於一種高層次的運作。書評大致有兩種
。一是介紹型，二是批評型。前者只需介紹內容。後
者既要介紹內容，也要有評論，即評學術上的創新，
評研究上的不足。而且可與同類著作比評，也可與同
一作者前期著作比評。哲學家任繼愈曾要求自己所帶
的研究生每個月讀一本書，讀完之後，必須寫一篇書
評。任氏的這種做法無疑使他的學生受益匪淺，更重
要的是讓學生得到了嚴格的訓練。長沙人柳鳴九上世
紀五十年代從北大畢業後分至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
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外文研究所工作。在這裡，他
接受的就正是這種嚴格的訓練。他的北大同班同學、
翻譯家羅新璋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柳鳴九憑藉這項
基本功，寫起文章來，幾萬字，絲毫不費力氣。由此
可見，撰書評是一種何等重要的讀書過程。

編索引也是一項不容忽視的讀書方法。所謂編索
引，是指根據自己的研究內容，了解別的同行已經寫
出了哪些論文（包括專著），發表在何時何地何種刊
物上，或由何種出版社何時出版，然後將這些論文、
著作全部清理出來，編一份一目了然的索引，並定期
進行補充。文史學家、杭州大學姜亮夫教授可謂最善
此法。他在讀書的過程中，堅持將一切有用的論文以
及詩文集抄成一本本的索引，並裝訂好，置於案頭，
隨時翻閱。他的這種做法毫無疑問地加速了他的治學
進程，從而很快地做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業績。

一寫，二做，三作，四撰，五編，確實要耗費不
少筆墨。然而這種耗費是很有價值的。小而言之，可
以令人讀書有獲；大而言之，可以成就一代學者。你
願意讀書有獲嗎？你願意成為一名學者嗎？如果你願
意，你就立刻實踐讀書中的這五件大事吧。你瞧，美
好的未來正在笑容可掬地向你招手呢！

二
○
○
九
年
，
在
南
京
大
報
恩
寺
塔
的
地
宮
中
出
土
了
一
個
鐵
函

（
即
鐵
箱
）
，
函
內
裝
一
銀
椁
，
銀
椁
裡
面
是
一
個
小
金
棺
，
棺
中
有

一
個
小
巧
的
佛
塔
。
這
樣
的
椁
棺
塔
裝
置
在
寺
廟
中
通
常
都
是
用
來
供

奉
佛
舍
利
的
。
由
於
此
次
隨
同
鐵
函
出
土
的
其
他
一
些
文
物
，
如
銅
錢

、
磚
石
上
常
有
﹁金
陵
長
干
寺
真
身
塔
藏
舍
利
石
函
記
﹂
，
﹁聖
感
舍

利
十
題
﹂
，
﹁佛
頂
真
骨
﹂
一
類
文
字
，
所
以
人
們
當
時
就
推
斷
出
土

的
金
棺
銀
椁
佛
塔
中
很
可
能
藏
有
佛
祖
釋
迦
牟
尼
的
頭
頂
骨
舍
利
，
結

果
也
真
是
如
此
，
這
是
彌
足
珍
貴
的
，
同
時
也
又
一
次
提
高
了
大
報
恩

寺
的
知
名
度
，
因
為
古
長
干
寺
就
是
大
報
恩
寺
的
前
身
。

說
到
這
次
出
土
佛
舍
利
的
彌
足
珍
貴
是
因
佛
祖
釋
迦
牟
尼
圓
寂
後

，
其
全
部
的
骨
頭
及
毛
髮
、
指
甲
等
均
化
作
了
舍
利
。
後
古
印
度
孔
雀

王
朝
的
第
二
任
國
王
│
│
皈
依
佛
門
的
阿
育
王
為
了
弘
揚
佛
法
，
遂
把

其
所
有
佛
舍
利
分
給
了
周
邊
各
國
，
使
這
些
國
家
為
此
共
建
造
了
八
萬

多
個
供
奉
舍
利
的
佛
塔
，
其
中
有
十
九
座
在
我
們
中
國
，
現
在
已
發
現

的
有
陝
西
扶
風
法
門
寺
的
指
骨
舍
利
塔
，
北
京
靈
光
寺
的
牙
舍
利
塔
等

七
處
。
奉
安
於
這
些
佛
舍
利
塔
的
佛
舍
利
除
指
骨
及

牙
舍
利
外
，
還
有
髮
舍
利
、
血
舍
利
等
，
但
卻
沒
有

級
別
最
高
，
位
於
佛
祖
智
慧
之
源
的
頭
頂
骨
舍
利
。

現
在
，
這
裡
出
土
的
舍
利
真
是
佛
祖
的
﹁佛
頂
真
骨

﹂
舍
利
，
這
在
全
國
算
是
頭
一
遭
，
其
珍
貴
程
度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

所
謂
的
佛
舍
利
是
佛
祖
圓
寂
後
，
由
其
肉
身
火

化
燒
出
的
一
種
璀
璨
的
粒
狀
物
，
按
其
色
可
分
為
三

類
，
即
白
的
骨
舍
利
，
黑
的
髮
舍
利
與
赤
色
的
肉
舍

利
。
舍
利
究
竟
算
什
麼
物
質
，
目
前
尚
無
統
一
說
法

。
有
位
法
國
學
者
曾
從
台
灣
弄
了
幾
粒
舍
利
去
研
究

，
結
果
也
沒
研
究
出
個
子
丑
寅

卯
來
。
有
人
說
舍
利
是
得
道
高

僧
圓
寂
火
化
後
燒
出
的
粒
狀
物

，
這
是
不
對
的
。
所
謂
舍
利
是

專
指
佛
祖
釋
迦
牟
尼
火
化
後
生

成
的
粒
狀
物
，
而
其
他
得
道
高

僧
火
化
的
產
物
在
佛
門
則
被
稱

為
舍
利
子
。
這
真
是
一
字
之
差
，
天
壤
之
別
。

時
下
，
圍
繞
着
這
次
出
土
的
鐵
函
，
還
有
一
些

有
待
弄
清
的
問
題
。
首
先
就
是
這
個
鐵
函
是
誰
放
入

地
宮
的
，
這
是
需
要
對
鐵
函
的
﹁年
齡
﹂
、
生
產
者

及
產
地
等
作
嚴
格
的
考
證
的
。
現
業
界
內
推
測
：
南

朝
梁
武
帝
蕭
衍
的
可
能
性
最
大
，
因
為
此
人
一
生
篤

信
佛
教
，
並
且
又
是
位
位
踞
九
五
之
尊
的
皇
帝
，
他

自
己
還
曾
督
造
過
兩
座
佛
塔
。

其
次
是
這
個
鐵
函
放
入
地
宮
後
是
否
有
人
動
過

。
有
人
懷
疑
唐
代
高
僧
可
政
或
許
動
過
。
其
理
由
是

可
政
修
葺
過
地
宮
中
的
佛
塔
，
故
在
隨
鐵
函
出
土
的

文
物
中
，
可
能
有
一
些
是
他
放
入
的
。

其
三
，
出
土
的
文
物
上
有
﹁諸
舍
利
﹂
字
樣
。
因
此
有
理
由
相
信

，
此
鐵
函
內
的
佛
舍
利
可
能
不
僅
有
佛
頂
骨
舍
利
，
很
可
能
還
有
其
他

舍
利
，
甚
至
還
會
混
有
其
他
高
僧
的
舍
利
子
。
但
這
一
切
，
現
也
只
是

人
們
的
猜
測
。

要
弄
清
上
述
諸
問
題
是
有
一
定
難
度
的
，
因
為
包
括
鐵
函
在
內
，

所
有
這
次
出
土
的
物
件
都
是
十
分
珍
貴
的
文
物
，
其
中
藏
有
舍
利
子
的

金
棺
銀
椁
還
是
密
封
死
了
的
。
如
果
要
測
定
其
中
的
舍
利
或
舍
利
子
是

何
人
的
，
是
人
體
哪
一
部
分
火
化
後
形
成
的
，
就
勢
必
要
打
開
金
棺
銀

椁
，
而
如
此
一
來
又
會
對
文
物
造
成
破
壞
。
所
以
只
能
進
行
無
損
傷
探

測
（
銀
椁
中
的
金
棺
及
金
棺
內
的
小
佛
塔
等
均
是
通
過
此
類
探
測
得
知

的
）
，
這
無
疑
會
增
加
解
謎
的
這
問
題
的
難
度
。
不
過
憑
藉
着
日
新
月

異
的
現
代
科
學
技
術
，
相
信
若
假
以
時
日
，
這
些
問
題
終
究
會
被
一
一

破
解
的
，
而
有
關
古
長
干
寺
的
舍
利
或
舍
利
子
之
謎
也
早
晚
會
大
白
於

天
下
的
。

鄉下的年事 張才行

感
冒
逸
事

馮

進

不動筆墨不看書 鄭延國

巴
士
社
交

劉
荒
田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吃
在
瑞
金

陳
志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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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
荷
（
攝
影
）

楊
芳
菲

那
個
初
夏
的
一
天
，
空
氣
中
忽
然
飄
過
一
陣
淡
淡
的
花
香
。

仔
細
尋
去
，
是
院
子
裡
一
株
很
不
顯
眼
的
﹁梔
梔
花
﹂
開
了
。

正
是
春
去
夏
來
的
時
節
，
迎
春
、
紫
薇
的
爛
漫
，
櫻
花
、
桃

李
的
絢
麗
早
已
從
枝
頭
逝
去
，
清
涼
的
荷
花
、
香
甜
的
丹
桂
、
火

熱
芭
蕉
還
在
孕
育
着
美
麗
，
在
這
本
該
沒
有
花
開
的
季
節
裡
，
惟

獨
﹁梔
梔
花
﹂
驚
世
駭
俗
地
開
在
枝
頭
。

靜
心
，
細
看
。
寬
大
的
一
個
院
子
裡
，
綠
草
茵
茵
，
碧
樹
蒼
蒼
，
滿
目
青
黛

，
一
枝
潔
白
的
花
朵
，
若
隱
若
現
地
綻
放
在
萬
綠
叢
中
。
花
朵
不
大
，
大
拇
指
那

般
，
青
梗
的
花
萼
，
撐
開
六
片
薄
若
蟬
翼
、
潔
白
如
羽
的
瓣
兒
。
一
絲
微
風
拂
過

，
有
暗
香
浮
動
，
雖
是
那
麼
一
瞬
，
卻
沁
入
心
脾
，
令
人
心
醉
。
以
前
我
認
為
，

白
花
是
不
香
的
。

梔
梔
花
開
，
亦
如
它
姍
姍
來
遲
那
樣
，
看
上
去
滿
樹
的
蓓
蕾
，
大
大
小
小
，

鼓
鼓
囊
囊
，
青
的
、
綠
的
、
淡
綠
、
淺
白
，
好
像
一
夜
之
間
就
會
盛
開
似
的
。
這

使
我
想
到
了
櫻
花
、
梨
花
和
桃
李
，
在
倏
然
間
全
部
綻
放
，
驚
艷
繽
紛
。
但
來
得

快
去
得
也
快
。
僅
僅
幾
天
，
便
落
英
殆
盡
。
﹁梔
梔
花
﹂
不
是
。
它
們
好
像
是
早

就
排
好
次
序
，
沒
有
競
爭
和
擁
擠
，
不
緊
不
慢
地
開
，
每
天
就
那
幾
朵
，
即
是
在

盛
花
期
，
一
棵
樹
上
也
很
少
有
開
出
五
六
朵
的
，
沒
有
爭
先
恐
後
的
擁
擠
，
沒
有

大
大
小
小
的
喧
鬧
，
各
自
在
枝
頭
上
悄
然
綻
放
，
接
力
似
的
，
嫻
靜
，
嬌
羞
，
半

藏
半
掩
在
青
枝
綠
葉
裡
。
風
兒
吹
過
，
才
會
驚
鴻
一
現
。
不
招
搖
、
不
張
揚
，
似

臨
波
仙
子
，
看
上
去
格
外
動
人
，
賞
心
悅
目
。
特
別
是
在
霧
氣
氤
氳
的
晨
光
裡
，

它
披
着
晶
瑩
的
朝
露
，
微
微
張
開
鼓
脹
的
花
瓣
，
似
很
有
涵
養
的
大
家
閨
秀
，
於

不
經
意
間
舒
展
着
青
春
靚
麗
，
把
一
生
的
精
彩
釋
放
到
極
致
。
那
怕
是
只
剩
一
朵

，
它
也
會
在
炎
夏
漸
行
漸
近
的
腳
步
聲
中
竭
盡
全
力
，
優
雅
地
散
盡
最
後
一
縷
餘

香
，
這
才
凋
謝
在
用
血
和
淚
培
育
它
的
土
地
上
，
雖
有
許
多
歉
疚
無
以
釋
懷
，
但

它
無
怨
無
悔
，
因
為
它
深
深
了
解
大
地
對
根
的
情
意
。

後
來
，
我
從
花
商
那
兒
知
道
，
凡
是
潔
白
的
花
，
譬
如
夜
來
香
、
梨
花
、
七

里
香
，
其
實
白
天
也
很
香
。
只
是
白
天
的
人
心
浮
，
往
往
聞
不
到
，
那
怕
很
熱
的

中
午
，
心
情
沉
靜
的
人
都
可
以
聞
到
。

人
亦
如
花
。
人
生
不
必
往
一
條
路
上
擠
，
是
花
就
會
有
香
；
心
靜
，
再
淡
的

花
香
也
能
嗅
到
。
如
果
你
是
一
朵
花
，
那
麼
就
選
擇
好
適
合
自
己
的
季
節
，
淡
然

地
綻
放
美
麗
，
讓
人
生
從
容
、
優
雅
地
展
示
輝
煌
。

淡
然
綻
放
美
麗

風

雨


